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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我“轻视”的母亲

■家庭相册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我和档案一起成长
□宋慧娟

■青春岁月

□吴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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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晨练， 也就认识了扫街
的环卫大姐。

大姐五十多岁了 ， 个子不
高， 花白的头发， 身穿橘红色马
夹。 她每天推着清洁车， 车子上
放着一把用布条绑扎的扫帚和一
个铁簸箕。

黎明的天空 ， 太阳还没露
脸， 我刚走出巷口， 就看见大姐
挥舞着手中的大扫帚， 奋力地清
扫着路面。 这条大街是镇区的主
干道， 东西长一公里多， 白天车
水马龙， 摆摊的， 候车的， 叫卖
吆喝的， 煞是热闹， 丢弃的脏物
也多。 大姐扫一小段路就将垃圾
堆积起来， 扫进簸箕里， 再倒进
清洁车内。 有时刮来一阵大风，
把堆在一起的废纸、 塑料袋之类
吹得四处飘飞，大姐就放下扫帚，
小跑着追赶过去，一一捡起。经她
扫过的路面，整洁、干净，给人以
一种舒畅洁净的感觉。

大姐不但工作负责， 而且热
情开朗。 见到我， 她总是先打招
呼： “吴老师， 又晨跑啦。” 我
一边跑一边应着 ： “还是大姐
早 ， 已经扫了这么长的一段路
了。” 大姐笑笑说： “不早不行
啊 ， 待会儿人多了就不太好扫
了。” 早起的店家将扫好的垃圾
倒进大姐的清洁车里， 略带歉意
地说： “麻烦你了， 大姐。” 大
姐一边扫一边笑答： “没关系，
没关系的。” 大姐放下扫把跑过
去将塑料袋捡起丢进清洁车， 回
身抓起大扫帚又干了起来， 一边
扫还一边哼着歌儿。 我奇怪， 一
个女清洁工， 没有忧愁， 不知劳
累， 成天一副乐天派的样子。 有
什么值得她整天开心的呢？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从微
熹初露， 到晚霞满天， 大姐每天
披星戴月 ， 纳垢吸污 ， 敬业勤
奋。 她用辛勤迎接曙光， 用汗水
扫出人间新天地。

大姐心地非常善良 。 有一
次， 一个晨练的老人不小心跌倒

在大街上， 昏迷不醒。 大姐发现
后连忙把他送进镇医院， 救了老
人一命。 事后老人的家人拿出钱
答谢大姐， 被大姐婉言谢绝了。
大姐说： “没什么好谢的， 碰上
这种情况， 任何人都会这么做。”
隔壁小区的小李瞒着妻子藏了几
千元私房钱， 钱塞在旧皮鞋里。
没想到妻子双休日在家整理旧物
时将这旧皮鞋扔进了垃圾箱， 小
李知道后心急如焚， 几千元可是
他这个普通电焊工几个月的薪
水。 他找到大姐， 大姐说昨天的
垃圾已经运到垃圾中转站去了。
大姐陪着小李去垃圾中转站找。
两人在臭味熏天、 灰尘弥漫的垃
圾房里翻找了半天， 才找到了那
只旧皮鞋。

两千元钱失而复得， 小李紧
握着大姐的手感激得不知说什么
才好， 大姐宽慰他说： “找着了
就好， 回去向媳妇赔个不是， 求
得她的谅解吧。” 至于在大街上

捡个钱包什么的就更多了， 可大
姐不是交给民警就是还给失主，
从不据为己有 ， 用大姐的话来
说： “不义之财不可贪。”

一天清早， 我刚跑出巷口就
遇上她， 她又冲我一笑， 我问：
“大姐， 你成天乐呵呵的， 难道
打扫不累吗？” 她愣一下， 笑容
又马上回到她的脸上： “每天这
么长街道要清扫。 哪有不累的？”
我点头， 说： “看你这么快乐，
你应该觉得很幸福吧。”

她咧嘴笑一下： “对呀， 早
在5年前， 我丈夫就来这里打工
了。 现在在一家工厂做门卫。 去
年我儿子考上了大学， 我不用留
在家中照顾他， 所以我出来打工
了。 儿子升学， 夫妻团圆， 当然
幸福了。”

说罢， 大姐又哼着歌儿挥舞
着扫帚 “哗哗” 地扫起来， 初升
的阳光笼罩着她， 一切都是那么
美好！

2010年， 我从出库岗位调到
行政部门工作， 主要负责文秘和
档案管理， 转眼在这里工作了近
4年。 行政的事很琐碎， 为了干
好工作， 我一边向老同志凌少英
请教 、 学习 ， 一边自己摸索实
践。 凌师傅跟我说： “这里的工
作谈不上有多累， 但是一定要细
心， 尤其是档案管理这块儿， 要
踏下心来才能干好， 它的用处多
着呐。” 是啊， 档案是财富， 它
与历史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联。 虽然昨天已成为过去， 离我
们愈来愈遥远， 但我们要是保存
好档案， 就等于留住了历史。 我
很荣幸能与档案结缘。

我暗下决心， 一定要做好档
案管理工作 。 我从整理文件开
始， 但由于历史原因， 许多档案
堆放在档案室里 ， 长期无人管
理， 挂着厚厚的一层灰尘， 甚至
还有小虫子 ， 整理起来费时费
力。 万事开头难， 我先把卷宗小
心翼翼地挪出来， 接着把所有的
档案柜由外到内擦干净， 然后就
开始分类。 有的纸张被小虫嗑坏
了、 模糊了， 我就重新拿纸一笔
一划填好， 在文件盒上规定的地
方贴好便笺， 方便以后查阅……

这一弄就是一天， 蹲得腿都
不像是自己的了， 筋疲力尽、 晕
头转向。 凌师傅说： “小宋啊，
别着急， 慢慢来， 心急可吃不了
热豆腐， 先去洗澡吧， 明天再接
着弄！” “还真够麻烦的， 我都
对它产生排斥心理了！” 我嘟囔
着。 凌师傅师傅笑了， 对我说：
“档案这东西哪是一天两天的工
夫能弄得好的呀 ， 它是日积月
累 、 积少成多 ， 一点儿一点儿
‘磨’ 出来的。”

晚上我躺在床上反复想着凌

师傅那番话， 告诉自己， 凡事不
要三分钟热乎劲儿， 磨磨你的性
子吧， 不是有那么一句 “积沙成
塔 、 集腋成裘 ” 的老话儿吗 ？
对！ 我要重新树立起信心， 继续
努力， 一定会好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一个
多星期的努力， 档案室里的灰尘
都一扫而光， 里里外外干净整洁
了， 卷宗资料也都像等待检阅的
士兵， 一排排精神抖擞地站立在
那里。

转眼四年已经过去， 经我归
档的文件资料也有两百多件了，
每一次我都会认真核对文件的完
整性， 按照档案管理的要求装订
好每一个卷宗， 分门别类进行入
档。 这期间， 不论是何种原因借
阅档案， 从未出现文件丢失、 短
缺的情况 ， 更让我感到欣慰的
是， 通过我的努力， 帮助企业解
决了许多问题。

比如车间电气设备的使用周
期都很长 ， 一两年不一定出故
障， 可一旦出问题， 维修人员就
会过来查说明书、 电路图、 维修
说明等资料， 档案就成了解决问
题的 “金钥匙”。 如果没有这些
档案 ， 有可能造成停产的大问
题， 而我每次都能快速、 准确地
提供出大家需要的资料， 让他们
用最快的速度排除故障。

回想起当初凌师傅对我说的
话，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这话一
点也不假 。 一份文件 、 一滴汗
水， 原本生疏、 繁多的材料在我
的眼中变得越发亲切起来。 慢慢
地开始觉得它是我生命中的一部
分， 需要我一点一滴地丰富它；
而我在不断丰富它的同时蜕变着
自己， 变得没那么急躁了， 可以
静下心来去做什么事了。

如今， 每天轻轻地打开档案
架， 浓郁的樟脑丸味扑鼻而来，
牛皮纸颜色的档案盒整齐列队，
显得格外惹眼， 我就像在图书馆
里一样， 用我的双眼去搜寻浩瀚
档案资料里的秘密 。 我热爱我
的工作，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
要共同努力、 共同进步、 共同成
长， 我乐在其中。

母亲出身于一个贫瘠的山
村， 没有念过书， 嫁给大她好几
岁的父亲时 ， 顺便把山里人的
“小气” 也带了过来。 她身上那
件黑棉袄， 是娘家的陪嫁， 总是
破了补， 补了穿， 多年了， 缀满
的补丁就像一棵老树上结的瘤
子， 又密又丑。

我们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
去， 衣服鞋子总是哥哥姐姐穿着
小了的弟弟妹妹接着穿。

最令我不满的是， 那年读小
学， 下雪了， 母亲舍 不 得 给 我
做 新 棉 衣 ， 硬 要 我 穿 上 姐 姐
那件镶有红花的棉衣去上学 。
我怕同学笑话坚决不穿， 母子俩
僵了很久， 但最终还是没能拗
过 母 亲 。 当 我 哭 丧 着 脸 走 进
教 室 时 ， 已 经 迟 到 了 。 我 感
觉到身后老师和同学异样的眼
光 ， 恨不能找个地洞钻到地底
下去。

我看不起母亲的这种小家子
气。 然而有一次吃午饭， 有一对
穿着破烂的母子到我家乞讨， 孩
子和我差不多年纪。 母亲可怜他
们， 留他们在我们家吃饭， 临走
还把我的一双布鞋送给那孩子。
那时， 我实在不明白母亲为什么
会对别人家的孩子那么好， 而对
自家的孩子那么吝啬。

母亲到底是没有喝过墨水的
人。 有一次， 在外念书的二哥寄
了封信回家， 父亲有事外出了，

等我放学回家刚跨过门槛， 母亲
便急切地抽出信要我念给她听。
其实信的内容就是二哥说自己在
学校很好， 叮嘱父母亲要少劳累
多注意身体之类的话。

我故意开母亲的玩笑 ， 说
二 哥 生 病 了 ， 住 在 医 院 。 母
亲听了很是担心 ， 嘴里不停地
默念： “求菩萨保佑， 求菩萨保
佑……” 我望了一脸虔诚的母亲
一眼， 狡黠地笑了笑， 吃过饭就
做作业去了， 把信的事忘到九霄

云外 。
晚上父亲回家看过信 ， 把

我 狠 狠 地 批 评 了 一 顿 。 母 亲
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倒像个没事
人似的 ， 笑着嗔骂了我一句 ：
“你这伢儿， 欺负我老妈子不认
识字啊。”

其实母亲心里很灵通， 母亲
总是把家务事安排得井井有条。
母亲能做出可口的饭菜， 辣椒豆
角白菜等家常小菜经她之手就能
变成美味佳肴； 母亲种的菜园一

年四季绿意葱笼， 吃不完的青菜
还经常送人； 夏天的晚上， 全家
人在一起乘凉， 像牛郎织女之类
的神话故事母亲说也说不完。

母亲年纪大了喜欢念叨， 而
念叨最多的是我的婚事。 那时我
已是直奔30岁的人， 情感上一直
没有归宿， 我心里也很憋闷。 每
次回家， 母亲总是有意无意念叨
给我听： 村里谁与谁结婚了， 还
生了娃。 我听得不耐烦了， 回她
一句： “啰嗦什么， 总有一天我
会为你完成这个任务的。”

母亲被我回得哑口无言， 嘴
角咧了咧 ， 便默默地转身走开
了。 其实， 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
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 ！ 母 亲 就
是 想 在 她 有 生 之 年 ， 能 看 一
看 她 尚未过门的媳妇 ， 抱一抱
她尚未出生的孙子， 然而她终究
没能等到那一天。

那年秋天， 母亲突然一阵眩
晕倒在菜园地里。 中度中风， 使
她嘴角歪咧， 腿脚不再灵便。 过
了两年， 母亲再度中风， 便永久
地离开了我们。

想起母亲吃了一辈子的苦 ，
却没有享受过一天清福， 我们做
儿女的心里满是愧疚。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
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
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
如果有 ， 那就用笔写下来 ，
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投稿要求如下：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爱爱笑笑的的环环卫卫大大姐姐


